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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5 日，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落成启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向参加研制和建设的广大

科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建设者

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

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500 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

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

大 单 口 径 、最 灵 敏 的 射 电 望 远 镜 。

它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

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此，“中国天眼”成为中国老

百姓叫起来朗朗上口、充满自豪感

的名字。

一

2021 年 3 月 31 日，“中国天眼”

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

的射电望远镜。它首次发现脉冲星

是在 2017 年 8 月 22 日，那时候南仁

东正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

而截至 2021 年 3 月 29 日，通过

“中国天眼”，我国已发现 300 余颗脉

冲星。

为什么特别说到脉冲星？

“ 脉 冲 星 就 像 宇 宙 中 的 灯 塔 。

由于它精准的规律性，脉冲星还被

认为是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南仁

东曾这样说。

想象一下，就像你在大海上看

到灯塔上的航标灯，航标灯不断地

旋转着，一明一灭。脉冲星自转时

发出的光，就像灯塔的光束不断地

扫过太空。当它的光束直射到地球

时，就是用射电望远镜能探测到的

脉冲星信号。

再想象一下，人类进行深空探

测、星际航行，如果飞往火星，或飞

出太阳系，甚至飞出银河系，那是无

法用地球上的定位系统去导航的。

如果确知分散在宇宙中的很多脉冲

星的位置，就可以通过它们来定位

和导航。同理，当人类发射飞船去

火星或更遥远的地方，在行程中发

回脉冲信号，“中国天眼”就能接收

到它的信号，并判断它的位置。

“中国天眼”的功能远不只是寻

找脉冲星。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

权威说法，“中国天眼”的设计综合

体现了我国高技术创新能力。它将

在基础研究众多领域，例如在宇宙

大尺度物理学、物质深层次结构和

规律等方向，提供发现和突破的机

遇；它还将推动众多高科技领域的

发展，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

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在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最

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 25 米。相

比美国 350 米口径的阿雷西博射电

望远镜，差距巨大。时隔 16 年，“中

国天眼”，这个 500 米口径的球面射

电望远镜横空出世，一举挺进到人

类探测宇宙奥秘的最前沿。那么，

它是怎样出现的？

南仁东就是“中国天眼”的原首

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201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

改革先锋称号。 2019 年 9 月 17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

南 仁 东“ 人 民 科 学 家 ”国 家 荣 誉 称

号。同年 9 月，坐落在贵州的“中国

天眼”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二

吉林省东辽河上游的辽源，是

南仁东的家乡。 1945 年 2 月 19 日，

南仁东在这里出生。

少年南仁东爱看“小人书”，口

袋里有几分钱就会到出租连环画的

书摊去。有时口袋没钱，摊主也让

他免费看。一个人小时候对“不知

道的事物”充满兴趣，眼界和情怀都

会在阅读中悄悄地生长。

南仁东读书成绩不错，但直到

上 了 初 中 ，也 只 是 不 错 ，并 不 很 突

出。有位名叫赵振声的老师观察南

仁东，认为这个学生无论从哪方面

看，都应该出类拔萃呀！一个星期

天，赵振声把南仁东叫到家里“谈了

一天”。谈什么？就是鼓励南仁东

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南仁东考上大

学后，曾特地去看望赵老师。他一

生都感激赵老师在他 15 岁的那个星

期天，打开了他的人生之志。

人生之志！这是中华文化弦歌

不辍的精神瑰宝。“古之立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

之志。”心中有没有志，学习是不一

样的。18 岁那年，南仁东参加高考，

以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

1968 年初冬，大学毕业的南仁

东被分配到吉林通化无线电厂。这

是个 1966 年新建的小厂，总共不到

150 人。这个普通的工厂，成为南仁

东 一 生 中 至 关 重 要 的 另 一 所 大 学

——社会实践大学。

起 初 ，厂 里 安 排 他 去 包 装 车

间。他去车间里转一下就出来找厂

长“理论”，要求换工种。厂长把他

改分到无线电组装车间去做“小金

工”。金工是各种金属加工工作的

总 称 ，包 括 车 、铣 、刨 、磨 、钻 等 工

艺。南仁东喜欢小金工。可是，他

很快就体验到“连车个简单的小零

件也连连出废品”的尴尬。正是这

尴 尬 ，使 他 认 识 到 什 么 是“ 一 丝 不

苟”“严丝合缝”，并重新认识“工人”

二字的含义。

1969 年厂里接上级任务，要研

发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南仁东入选

厂科研小组。这是厂里以前没干过

的事，怎么攻克这难题？厂里号召

大家向大庆油田学习。学着学着，

他被王进喜的话打动了：“这困难，

那 困 难 ，国 家 缺 油 是 最 大 的 困 难 。

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

最主要的矛盾。”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那时工厂操场的墙上、

车间里、食堂里都贴着王进喜这句

话。那时关心工厂研发收音机的不

只是科研小组成员，而是全厂职工

包括家属。南仁东感到有一个巨大

的群体在鼓舞着研发。

他边学边干，把大脑里的知识

去生产线上对号入座，把理论上的

难题去与机器的实际运转磨合，他

很快成为研制小组的骨干。24 岁的

南仁东和技术员、工人们一同研发

的收音机终于成功了。工厂里一片

欢呼，大喇叭里播放着他们研发的

收 音 机 收 到 的 歌 声 ：“ 雄 伟 的 天 安

门，壮丽的广场……”

他们研发的“向阳牌”收音机走

俏全国，成为著名品牌。这是南仁

东第一次参加一项科研新产品的设

计研制，第一次实现了把知识变成

技术，把技术变成产品，进而变成商

品，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这个经

历对南仁东非常重要。

他 在 通 化 无 线 电 厂“ 学 工 ”10
年，经历了研制便携式收音机、电视

发 射 机 和 小 型 智 能 计 算 器 的 全 过

程。今天通化厂的老干部、老工人

对 南 仁 东 的 评 价 是 ：他 车 、钳 、铆 、

电、焊样样都会，样样都精，设计、制

图也很专业。

“我是个战术型的老工人。”南

仁东这句话里有他对自己青年时代

工厂生活的回忆，有他同工友们的

友谊……那种在车间里铺开图纸，

一边端着饭盒吃饭，一边讨论技术

问题；那种日夜加班，没有加班费，

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那种大热

天吃完饭，用手抹一把脸上的汗，接

着干的生活是快乐的。

南 仁 东 初 进 厂 不 愿 去 包 装 车

间 ，后 来 他 却 主 动 去 包 装 车 间“ 补

课”，还去锅炉房干活。他还琢磨统

筹谋划、分工协作，了解从原材料进

厂到出成品，中间有多少工序。这

已不只是技术，连科研带生产，包括

设计、绘图、论证、材料准备、购置新

设备、设备维修、计划调度、人员配

置、成本核算……他全部去了解去

实践。他为什么这样做？

什么叫总工程师？哪一块都拿

得起来，权威性就有了，协调能力就

有了。多年后，南仁东成为“中国天

眼”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通化

无线电厂是他成长的摇篮。

1978 年，南仁东被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专业研究

生。“告别那天，很多人掉泪了。”如

果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也许不容

易理解这告别中的深情。他的青年

时代，党和国家号召知识分子与工

农相结合，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

结合。南仁东做到了。

三

1981 年南仁东获硕士学位，到

北京天文台工作，并继续攻读博士

学位。他的档案里记载着这一时期

他取得的一系列专业成就。然而能

做出创造性成就的人不是只靠“专

业”，1985 年，南仁东感到需要走出

去开眼界了。

这年他 40 岁。秋冬之交，他去

苏联访问了两个射电天文台，也是

为 了 去 看 看 奥 斯 特 洛 夫 斯 基 的 家

乡。学生时代，他喜欢读文学作品，

最 打 动 他 的 是《钢 铁 是 怎 样 炼 成

的》。 他 一 直 为 保 尔·柯 察 金 所 感

动着。他不知道养育了保尔·柯察

金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很想去看

一看。

他去了。那里有他青年时代的

英雄情结。我想，南仁东去看保尔·
柯察金生长的地方，是想去寻找一

座精神的熔炉。然而，此后他将以

自己的生命经历证明：真正的熔炉

不 在 别 处 ，就 在 他 自 己 的 理 想 、情

感、信仰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中。

我为什么写下这些？我曾用了

一年多时间追寻南仁东，渐渐从他

亲朋好友的回忆中，从朦胧到清晰

地看见一个毕生朝着自己认定的人

生价值去作为的南仁东。我日益看

见他性格和爱好中所凝练的意志，

渐渐感觉能听见他灵魂的声音……

南仁东在苦苦追觅、积累、探索天体

宇宙方面的学问，以及要用这些学

问去从事的创造。就其个人来说，

这是需要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需

要有足够的奉献精神的事业。要知

道，南仁东主持的“中国天眼”是在

非常的艰难中争取立项。如果没有

非凡的理想，没有非凡之志，他会去

争取、会去做吗？

我再次看到，一个人心中坚忍

不拔的志向，这种心志所凝聚的价

值观，是比才华重要得多的东西。

四

1993 年发生的一件事，是值得

在这里记述的。

这年 9 月，国际无线电科学联合

会 第 二 十 四 届 大 会 在 日 本 京 都 召

开，南仁东参加了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所属的射电天文学分部的会议。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多国天文学家

共同提出：要抓紧建造新一代功能

强大的“大射电望远镜”。因为地球

上无线电的大量使用，越来越多的

电波干扰了接收外太空信号，如此

下去，人类将被封锁在自己发出的

无线电波之内，无法对浩瀚的宇宙

做更深入的探索研究。

这是要超越美国阿雷西博射电

望远镜，一国的力量难以实现，须多

国联手。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国际

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由包括中国

在内的 10 国代表组成。

在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主办的南

仁东事迹展里，有一段文字这样写

道：“他先后在荷兰、日本、美国、英

国及意大利等多家天文机构进行客

座研究，回国后曾任北京天文台副

台 长 、北 京 天 文 学 会 理 事 长 等 职

务。”从 1985 年到 1993 年这 8 年，南

仁东去多国天文机构做客座研究。

他在日本京都参加射电天文学分会

的讨论，深知多国将联合建造大射

电望远镜这件事的意义！1993 年 9
月 24 日，他从日本回到北京，迅速向

中科院提出：我们要积极争取让国

际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

南仁东说。如能争取到，将极大地

提高我国天文学乃至基础科学的研

究水平。但是，多国也在争取，我们

有希望争取到吗？只有去筹措，才

有希望。南仁东开始四面八方联络

一批天文学家共谋此事。

1994 年初春，北京天文台院子

里的树枝冒出新绿的时候，南仁东

拿出了一篇《大射电望远镜（LT）国

际合作计划建议书》。这份建议书

共 1.73 万字，融入了我国天文学家

积蓄百年的科研理想和奋斗激情。

这是一份历史性文档，也是南仁东

全力以赴为国“出征”的宣言书。

建议得到中科院支持。随即着

手选址。这年 6 月底，他和一位在选

址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相遇，这个

人就是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

所的博士聂跃平。

在贵州万山深处选址，这是南

仁东与农民结合的 10 多年。无论去

哪里，总有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为

他带路。无路的地方，要用柴刀在

丛林中劈出一条路来，没有农民兄

弟的帮助是进不去的。而建造“中

国天眼”，也正是在无路的地方辟出

一条路来。

雨衣、解放鞋、柴刀、拐杖，是他

们长年携带的装备。这是南仁东、

聂跃平和选址的科研人员再次经历

的“社会实践大学”。不论科学多么

尖端，理想多么高远，仍需脚踏大地

前行。

最让南仁东无法忘怀的是，普

定和平塘两地，仅仅听说尚家冲和

大窝凼有可能成为大射电望远镜的

台址，农民们就把能通汽车的路修

到了大山深处。

“不要修，不要修，还没定啊！”

南仁东反复说。可没人听他的。那

是冬季，那两条路都是在荒山野岭

中修出来的。当时的贵州虽然经济

相对落后，但那里的农民有股精气

神，他们筑路的劳动里有无法用金

钱计算的东西。

南仁东曾说“要积极争取”，贵

州人民的“积极争取”一次次让南仁

东感动泣下。漫长的 12 年选址和种

种“积极争取”的过程中，他遇到了

各种困难和挫折，贵州人民的殷切

期望和真情相待，是他最大的支持

力量。

五

选址是卓有成效的。就因中国

的选址报告，1995 年 10 月，有 30 多

位国际著名的天文学家到中国贵州

来开现场考察会。但此后，南仁东

遇到的困难变得复杂起来。他越来

越感到有一股力量在阻止中国争取

到这个国际项目。 1997 年，南仁东

意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放在争取

国际项目上。一个想法逐渐在他的

头脑里成熟：我国应自主建造一架

500 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这个计

划被命名为 FAST。

这 是 南 仁 东 的“ 两 手 准 备 ”之

一，他并没有放弃争取国际大射电

项目。南仁东曾去征求一位外国友

人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连

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怎么能造大

射电望远镜？”这句话激起南仁东

痛彻的反思。他想起自己十分敬佩

的“两弹一星”科学家，当年中国的

科技、经济条件都很落后，但老一辈

科学家却成功搞出了“两弹一星”！

南仁东强烈地意识到：关键技术需

要自主创新，老一辈科学家做了很

好的榜样，我们现在要向他们看齐！

这 期 间 他 的 身 体 出 现 严 重 不

适，结肠溃疡困扰了他多年。由于

他抽烟多，同事们担心他肺部出问

题，曾多次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总

是说工作忙没时间，不去体检。同

事说他生怕查出问题会影响“大射

电”立项。他的学生说，南老师其实

是个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但

他 说 ，我 要 用 没 死 的 时 间 去 完 成

FAST 这项巨大工程。他说我们没

有退路，FAST 没有退路，我们的民

族也没有退路，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就在 2005 年 11 月，60 岁的南仁

东向中科院提出：要向国家申请，由

我国独立自主建造 500 米口径射电

望远镜。2006 年 7 月，中国申请国际

大射电望远镜的方案被否决。2007
年 7 月，我国发改委批复 FAST 工程

正式立项。

这天，南仁东把团队集合起来，

对大家说：“FAST 立项，不意味着胜

利，我们只是刚刚出发。但是，我们

正向宇宙的深处进军。”

六

壮志可嘉。但，能不能成功？

从 1993 年开始，南仁东联系了

20 多家大学和科研院所的 100 多位

专 家 。 从 那 时 起 ，他 不 仅 是 研 究

FAST 的首席科学家，也是研究众多

科学家的科学家，他由此看到“可能

性”的存在，重要的是把散在各地的

科研力量凝聚起来！这个过程，就

是 FAST 总工程师的诞生。

FAST 一经正式立项，决定由我

国自主建造，全国积极参与这项大

科学工程建设的有近 200 家大学、科

研 院 所 和 大 中 型 企 业 ，2016 年 9 月

25 日，FAST 终于落成启用。

南仁东生前淡泊名利，在天文

台众所周知。他说过：“在浩瀚的宇

宙中，人的一生无论做过什么都微

不足道。”但是人们记得南仁东，不

少外国友人也记得南仁东。英国天

文学家乔瑟琳·贝尔就是其中之一。

乔瑟琳·贝尔是世界上第一个

发现脉冲星的人。2017 年 8 月她到

中国贵州，第一次看到绿水青山之

中 藏 着 这 样 一 个 巨 大 的 射 电 望 远

镜，空中高悬着馈源舱，一切有如幻

想的天宫奇境……她赞叹道：“太美

了！这是一位画家设计的吗？”她当

然知道，这是南仁东设计的，她是对

设计之美发出由衷的赞叹。

每个人都有理想。南仁东把一

生的三大理想——美术、建筑、科学

——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世界最

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如此开阔地将

地球、人类，同宇宙联系在一起。

我一遍遍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

段时光留下的影像，听到他将 FAST
的科学意义概括为 7 个字：“一黑二

暗三起源”。一黑是黑洞，二暗是暗

物质、暗能量，三起源是宇宙起源、

天体起源和生命起源。他说这都是

FAST 要探索的任务。他的声音很

小，短促而吃力，有些话连不起来，

但 反 复 听 ，还 是 能 听 出 他 的 思 索 。

他在最后的生命时光中，依然没有

停止关于宇宙与生命的思索……

上图为“中国天眼”。影像中国

向宇宙深处进发
王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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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江苏盐城

是一座以“盐”命名的城

市，也是有一道古海堤

穿城而过的城市。

盐 城 东 濒 黄 海 ，千

百年来，盐城先民汲海

水 以 煮 盐 ，“ 烟 火 八 百

里，灶煎满天星”是当年

煮海为盐的盛景。大海

向人们奉献盐业、渔业

资源的同时，也常给沿

海居民带来飓风、海啸

及海潮倒灌的灾难。北

宋时，在盐城西溪任盐

官的范仲淹，组织民力

修筑了纵贯南北的挡潮

大堤“范公堤”，此海堤

也成为他“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民生情怀的生动映照。

范公堤越过千年岁

月，见证了黄海之滨沧

海变桑田的奇迹。走进

革命战争年代，它又见

证了新四军的奋斗历程

和为民情怀。 1941 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后，党中央从抗战大局出发，在盐城重建由刘少奇任政

委、陈毅任代军长的新四军军部。按照中共中央指令，

在盐城组建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局。

因为创作原因，我经常走进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查

阅资料。一天下午，我在该馆一楼展陈厅的拐角处，偶

然发现一块碑文模糊的汉白玉石碑。讲解员告诉我，

这块石碑是“宋公纪功碑”，上面记载着新四军为民办

实事的一段往事。石碑旁有一块展板，抄录着完整的

碑文。我细读碑文，才知道了这段尘封的往事。

那是 1939 年 8 月 30 日，盐城北部沿海发生特大海

啸，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

没，死者 1.3 万多人，幸存者则家产全无，成为流民。海

啸后，迫于汹汹民情，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下拨 20 万银

元修堤经费，可几经克扣，仅余 11 万银元，草草修建了

一道 1 米多高的小堤。第二年海啸又起时，此堤全部

崩溃，沿海人民再遭劫难。

1941 年初，在刘少奇、黄克诚等人的全力支持下，

共产党员、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领受修堤

重任。经预算，修建海堤需耗资百万。钱从何来？宋

乃德与新四军在盐城成立的江淮银行行长朱毅等人商

量后，决定运用金融手段，以盐税做抵押发行公债，解

决资金难题。5 月 15 日，修堤工程开工。新四军三师

官兵与盐阜区、阜宁县民主抗日政府的党员干部利用

战争间隙，争分夺秒修筑海堤。筑堤民工从开始的千

余人，迅速增加到 9000 多人，最多时达 1.5 万人。工地

上，人影如潮，热火朝天；运输牛车，络绎不绝；劳动号

子，此起彼伏。修堤即将告竣时，敌人加紧了破坏行

动，先后暗杀了监工员陈景石、修堤副指挥陈振东等多

名共产党员。血腥恐吓没有吓退共产党人，他们越是

艰险越向前，海堤工程终于在 7 月 31 日全线竣工。

新修的大堤宛如黄海之滨飞起的一道长虹，护佑

着这方滨海之土。大堤竣工的第二天，一场特大海啸

就突然来袭，似在有意检验海堤。海啸水位比 1939 年

的大海啸还高出 20 厘米，时间也延长 20 分钟。新堤屡

经冲击却岿然不动。沿海居民万众欢腾，为铭记新四

军在苏北兴建的这一水利工程，当地群众效法“范公

堤”的命名方式，将大堤命名为“宋公堤”。爱国士绅杨

芷江为此撰诗：“范公已往宋公继，拜罢先贤拜后贤。”

值得一提的是，工程实际支出只占工程预算的一

半，体现出新四军精打细算的本领，也彰显新四军一心

为民、公正无私的纪律作风。次年 7 月，新四军创办的

盐阜银行将修堤公债全部兑付，无一遗漏。

范公堤、宋公堤，二堤均为南北走向，是当地人心

中的“福祉堤”。今年金秋时节，我驾车穿过长长的范

公堤，前往宋公堤采风。接近宋公堤时，一个繁华的海

滨村落让我眼前一亮。这个楼房林立、村容整洁的村

落叫正红村，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共产党员顾正红的

家乡。村里一幢三间坐北朝南的泥墙草屋，就是顾正

红故居。我路过时，正看到一群人神情肃穆地走向草

屋，原来是当地群众走进顾正红故居参观学习。

沿着宋公堤一路走下来，真感觉风景美如画。曾

经害怕海潮的盐城人，如今勇敢地面朝大海，依海图

强、向海筑梦，日子越过越红火，也把盐城建设得越来

越漂亮！

下图为宋公堤景色。 王兆运摄

盐
城
的
海
堤

徐
向
林




